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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供应链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最显著特征。 针对当前疫情常态化下特殊的经济环境,有必要以交

易视角和功能范式重新界定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内容边界与核心范畴,厘清现阶段表现

的基本特征,明确识别出其全域演进形态,深刻认识当前演进动力的本源。 进一步梳理出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

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基点是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形成制造强国战略的中坚主

力。 要点是全力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开拓科技创新的普惠力量。 重点是全面完善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

及体制机制,承担畅通双循环的开放使命。 焦点是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担当数字化减排的先行先锋。 进

而提出全面性、自主性、协调性、和平性、包容性的中国思路,取得把控全球供应链主动权,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

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全球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演进动力;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062.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0566(2022)04 - 0023 - 12

Research on Global Supply Chain Reconfiguration Path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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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supply chain has become 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 of the current world economy. In view of the
current outbreak of normalized under special economic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exchange perspectives and
functional paradigm to redefine China’s global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ntent of the digital
transition boundary and the core category, clarify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tage performance, clearly identify the
evolution of the whole domain forms, deeply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source. The specific path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re further sorted
out: First, the basic points: act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and form
the backbone of the strategy of manufacturing power. Second, key points: We will make every effort to build new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explore the power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benefit all. Third,
focus: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mechanisms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 and
undertake the mission of opening up and facilitating double circulation. Fourth, focus: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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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economic system, as the pioneer of digital emission reduction. And then put forward a comprehensive,

independent, coordinated, peaceful and inclusive Chinese approach to control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initiative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Key words:global supply chain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volution force; path selection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是中国进行现

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1]。 现阶段,针对产业

薄弱环节,通过疫情常态化下我国制造业全球供

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工程,进一步增强中国产业发展基础能力,对整体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有重要现实意

义。 针对创新能力不足,通过疫情常态化下我国

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使得产消

之间、供需之间实现动态匹配,是提升供给质量、
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堵点的关键。 因此,需要厘清

当前疫情常态化下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

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界定,加强对这种作用机理与

过程的理解,明确识别出其演化方向,深刻认识当

前演进动力的本源。 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梳理

出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具

体路径。 只有正确实践这个赋能策略,才能全面

实现中国式现代制造业强国,对我国经济发展开

创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化特征日趋明显的背景

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加重视多元化布局,维护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关键,疫情常态化下我国制

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是需要高度关

注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具有进一步探讨、发展

和突破的空间。 因此,十分有必要研究阐释党的

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对产

业链供应链的系列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2 - 5],对
疫情常态化下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

化转型的新理论内核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深度

透视,揭示它的内涵边界和主要特征,识别其演进

动力,梳理出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

化转型的路径的中国思路。 在实践中提高疫情常

态化下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

的安全建设能力与现代化综合水平,为实现“十四

五”目标提供保障,为产业链供应链科学的发展提

供丰富而可借鉴的经验,为我国经济改革走向理

性化路径服务。
一、文献综述

(一)全球供应链的内涵

关于全球供应链最早的讨论源于对多国公司

(MNC)在一国的不同地区如何实现业务决策最优

的问题。 Hishleifer(1956) [6] 提出了集中决策是最

优选择,认为全球供应链是降低成本扩大收益的

系列商业活动,具有在全球各地的相互关联性和

分散性的特征。 2000 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定义

全球供应链(Global Supply Chain)是在全球范围内

进行和实现的组合供应链,是供应链成员遍布整

个世界范围满足全球消费者需求的全球网络供应

链[7]。 综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当代的全球供应

链的定义和观点应当进一步表现为:全球供应链

是一体化的全球供应链,扩展了全球供应链的参

与者集合体,通过全球资源的整合与配置,实现物

理世界的自动化、数字世界的智能化、物流与信息

流的交互,来满足更多的全球化需求。 利用“供应

链 +生态圈”思维来建设全球供应链一体化体系,
平衡全球供应链上各个相关利益方的利益,更好

担负起全球社会责任。 全球供应链开始脱离纯粹

的经济目的,泛化和深入到社会活动领域。 只有

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我国

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

辑。 然而,目前对其研究相对弱化,缺乏系统性和

条理性。
(二)制造业与全球供应链的关系形成

全球供应链研究的阶段特征表现为:在国际

贸易关系层面,Hummels 等(2001) [8]、Johnson 等

(2012) [9]、Koopman 等(2014) [10]基于全球价值链反

映经济贸易发展变化,判断分析国际贸易潜力。 尹

伟华(2016) [11]、丁剑平等(2016) [12]分别通过实证,
研究了中日两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模式

及其参与地位,探讨了中欧双边贸易的规模效应。
在国家和产业及公司关系层面,Sake 等(1998) [13]、

42

中国软科学 2022 年第 4 期



Carter 等(2001) [14]考察了国际买卖关系的道德层

面,提出相关利益方之间的协作关系是实现供应链

竞争力的关键。 鲁桐(2000) [15]、宋华等(2011) [16]、
王静(2021) [17]分别研究了国际化蛛网模型,提出了

跨界共融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双联动协调发展。 在综

合绩效关系层面,Vonderembse 等(1995) [18] 通过实

证论证了信息分享能力影响企业的绩效水平。
Gibbon ( 2002 ) [19]、 Zhou 等 ( 2007 ) [20]、 Chin 等

(2008) [21]认为需要加强信息分享能力,证实有效

的信息共享能显著提高供应链管理实践的有效

性,提出了全球采购战略。 黄群慧(2020) [22]、苗
圩(2020) [23]、刘志彪(2021) [24] 都研究了何为产

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以及如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张其仔(2021) [25]强调推动制造业智能转型,需要

采取精准施策。 何黎明(2021) [26] 强调现代物流

体系建设,指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与现代化

的战略定位。 王静(2021) [27] 梳理了嵌入全球价

值链的产业链供应链内涵逻辑,提出嵌入全球价

值链的产业链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的赋能策略核心

要素。
综上文献梳理,理论上学者们从制造业与全

球供应链关系形成的角度,集中研究了国际贸易、
综合绩效、国家和产业及公司等关系层面的有关

问题,但仍缺少从动态和发展的角度考察制造业

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这一主题,关键是

仍未解决疫情常态化下,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

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演进动力如何转化为有效的

现代化发展战略,没有对其技术变革、演进形态以

及风险挑战的关联性质进行深入有效的研究和剖

析。 这显然是不够的。
(三)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

影响

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通过重构现有组织模式和

数字化转型提升现有生产方式,重新整合与配置

新的全球资源要素,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程度,极
大降低了寻找、采购、运输、物流、跟踪、核验等交

易成本,实现范围经济效应、聚集经济效应、速度

经济效应、知识经济效应、组织知识经济效应、规
模经济效应等。 从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

化转型对劳资关系的影响来看,其改变了全球供

应链的 参 与 者 集 合 体 的 劳 动 方 式。 Terranova
(2000) [28]认为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

转型普遍存在着复杂劳动关系,加深了劳资关系

的转变。 从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

对企业发展影响来看,其通过数字化技术的不断

应用渗透以及创造互补性增值附加值。 Teece
(2018) [29]、Gaziz 等(2020) [30] 认为重构制造业全

球供应链可以创新价值捕获机制,提升数字化技

术创新活力和动力,为全球供应链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有利条件。 王兴山 ( 2019 ) [31]、 戚聿东等

(2020) [32]研究数字化转型中供应链企业进化,提
出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策略。 从制造

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对产业升级影响

来看,其通过关联效应、融合效应、创新效应进行

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 Coyle(2019) [33] 提出延深

数字化技术创新边界,实现全球供应链结构重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 金碚 ( 2014 ) [34]、 王如玉等

(2018) [35]探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提
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空间组

织新形态。 从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

型对经济增长影响来看,通过重构全球资源配置

边界、市场结构及企业盈利模式推动传统经济升

级。 Van(2016) [36]、Brynjolfsson 等(2019) [37] 认为

通过快速的信息传递效度,将全球供应链的参与

者集合体中的各主体高度连通,引起广泛的经济

资源重构聚合与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葛和平等(2021) [38] 通过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研

究了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综上文献说明,现有研究为理解我国制造业

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主要探究了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

字化转型对劳资关系、对企业发展、对产业升级、
对经济增长 4 个方面的影响,从而实现国家经济发

展的核心目标。 然而,目前文献都忽视了时空变

化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

路径选择的重要影响,尤其忽视了如何建设“供应

链 +生态圈”可持续路径的创新模式来构筑国家

竞争新优势,更无法显示出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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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业链供应链治理效能。
总之,既有的理论成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

价值和现实意义。 但有关疫情常态化下我国制造

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问题的研究仍不

成熟,对疫情常态化下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

构和数字化转型为何,其具体路径为何的研究亟

需厘清和深化。 为此,应在开放系统中认识和探

寻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路径

的可行性问题。 本文基于交易视角和功能范式,
重新界定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

型的内涵基础上,识别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

构和数字化转型的演进动力的核心要素,梳理出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具体

路径,并进一步提出全面性、自主性、协调性、和平

性、包容性的中国思路,为理解疫情常态化下我国

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一

个新的视角,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

供更为科学的依据,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

型的内涵界定

(一)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

型的内容边界、核心范畴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产业链、供应链等

众多领域的管理方式已经发生转变。 在“交易”视
角和“功能”范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了数字

化供应链运营流程的全球整合。 当前,疫情常态

化下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对

现有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明显表现出关系多

层性、主体多元性、影响跨边性、功能社会性、边界

动态性等多种复杂性和特殊性。 因此,有必要从

结构角度的“市场运营主体” “商业运作平台”和

“资源配置平台”3 个层次,结合社会责任的“底线

要求”“合理期望”和“贡献优势”3 个层级,系统界

定契合于本文研究的内容边界,即我国制造业全

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是在疫情常态化下,
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我国制

造业与全球供应链双边市场有机结合,通过智慧

系统的底层基础建立“供应链 + 生态圈”一体化全

球供应链体系,实现全实体的集成化、智能化、数

字化、可视化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 其本质是一种内生型、整体性与可持续的全

过程治理,即在制度和技术作用下,推进我国制造

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来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现代化水平,主要表现为“结构、速度和总量”
均衡的循环畅通态势,具有纵横结构与内外因素

相互作用的行动特征。 其核心是进一步拓展国家

治理新领域,提高我国制造业竞争力,关键在于健

康良性的持续创新。
(二)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

型的基本特征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

内容边界、核心范畴体现出相对的全面性、综合

性,是综合价值创造、社会责任评估、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延续与升华。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

和数字化转型跨越了单一纵向的供应链,借助新

兴信息通讯技术极大地拓展了系统结构和范围,
形成多相关行业、多主体协同的体系化价值[39]。
具体而言,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

转型涵盖多元交互精度、创新驱动力度、普惠辐射

广度、开放链接深度、有序治理强度、减碳担当高

度等六大维度的主要特征。
一是多元交互精度:更加安全可靠,强调重构

和数字化转型中的工具性。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

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获取有效的信息,需要通过

有精度的“多元交互”加速成为多元业务驱动、多
元行业赋能的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超级

入口,实现快速、及时获得安全数据,有效保障我

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可靠。
二是创新驱动力度:更加智慧高效,强调重构

和数字化转型中的智能化。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

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实现优化决策,需要通过有

力度的“创新驱动”引导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利

用新兴信息通讯技术步入高效竞争力发展方向,
实现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价

值赋能和价值反哺。
三是普惠辐射广度:更加协调顺畅,强调重构

和数字化转型中的相关性。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

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实现层次高度连接,需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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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市场运营主体”“商业运作平台”和“资源配

置平台”3 个层次通过新兴信息通讯技术形成相互

关联、相互依存的网络关系。 通过有广度的“普惠

辐射”在持续创新的过程中实现蝶变,为我国制造

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中更多元的群体

提供更加普惠、更有温度的协同新通道。
四是开放链接深度:更加高附加值,强调重构

和数字化转型中的整合性。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

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实现整链协同合作,需要通

过有深度的“开放链接”推动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

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走出去成为叙述中国故事更

好的描绘新方式。
五是有序治理强度:更加公平公正,强调重构

和数字化转型中的自动化。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

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实现信息化驱动,需要通过

有强度的“有序治理”防控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

的道德风险,为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

字化转型提供了更加有序、更加公平、更多元化的

治理新平台。
六是减碳担当高度:更加可持续,强调重构和

数字化转型中的创新性。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

重构和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全链的创新,我国制

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就是将结合社

会责任的“底线要求”“合理期望”和“贡献优势”3
个层级,通过全新的方式创造新价值实现经济社

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通过有高度的“减碳担当”
持续加大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的生态系统建

设,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其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

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健康新标签。
三、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

型的演进动力

有效地推动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

字化转型,需要把握推动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

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运行逻辑及变革动力,厘清

其演进方向。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

化转型过程一般也可理解为经济升级的过程[40]。
根据新技术变革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发展的

支撑来看,驱动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

字化转型的演进动力可分为快速响应、协同整合、

精准匹配、融合增值 4 种类型。 4 种演进形态之间

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新技术变革深刻影响并推动

着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融入全球产分工体系驱

动融合发展。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

化转型的全域演进形态,如图 1 所示。

图 1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

　 　 演进动力模型

(一)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

型的新技术变革动力

1. 数字型服务的模式变革方向

(1)信息型服务模式到数字型服务模式的变

革。 第一种是信息型服务模式,信息型系统是从

数据中提取信息的数据挖掘过程。 早期的计算机

系统与应用环境很差,对大规模数据只能做统计

分析,提取信息为领导决策服务,最后由人脑来分

析决策。 由于当时计算机设备昂贵,只能服务于

政府与大型企业,以提供信息为宗旨的信息型服

务模式称为信息化的主流模式。 第二种是数字型

服务模式,数字型系统是利用数据直接操作,系统

服务对象是业务操作人员或是最终用户,目的在

于提供数据服务以提高操作效率。 信息型服务模

式只是从数据在提取信息供人脑去分析决策,而
不是形成用户需要的结果,从决策到执行还有很

长距离,无法适应用户需要立竿见影的服务,只有

数字型服务模式才能实现高速自动化的需求。
(2)模糊型数据应用到精准型数据应用的变

革。 第一种是信息型系统应用,又称为模糊型数

据应用。 这种应用关注的不是原始数据值而是数

据背后的信息,即数据集包含的内容,因此对原始

数据精准度要求不高,大数据处理模式可以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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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原始数据中的噪声。 模糊型另一方面的含义

是指同样的数据不同视角不同方法得到的信息结

果可以是不一样的,模糊型数据处理模式是不确

定性服务系统。 第二种是数字型系统应用,又称

为精准型数据应用。 这种应用不仅要求原始数据

必须精准,数据不能替换,而且要求对数据的处理

方法固定不变,以保证数据处理结果的一致性,不
会因操作人员改变而不同,结果的确定性对于服

务很重要,精准型数据应用是确定性数据应用。
精准型应用被定名为数字型应用是利用“数字”一
词隐含的确定性含义,在模拟计算与数字计算对

比时,“数字”代表着精准与可靠,在与模糊的信息

型应用对比时,“数字”同样代表着精准与可靠的

确定性含义。 数字型系统应用的优势在于精准、
可靠的确定性应用模式。 一是确定性。 数字型应

用要求被处理的数据是确定不变的,数据加工处

理的方法也是稳定不变的,这就保证了处理结果

的一致性,不会因操作员不同而形成不同结果,处
理结果的一致性是取得用户信任的基本条件,对
于大型公共服务项目尤其重要。 二是自动化。 数

字型业务处理方法是规范的、可以用形式逻辑语

言准确描述的,能够用程序准确执行的,整个过程

没有人工参与,可以全自动化运行,这将大有利于

提高运行速度,并实现无人管理。 三是可集成。
数字型运行模式结果的确定性及可以实现自动化

运行,因而组织成标准化模块被其他系统调用,从
而成为更大规模集成系统。 在信息化建设中大型

复杂的系统都是由中小型系统集成组建而来,可
集成的优势意味着该模块能够成为构建更大规模

系统的部件,参与更高级系统的建设。 因此,在信

息化应用中,数字型系统应用非常重要,它是自动

化系统的集成, 也是搭建更复杂系统的基本

模块[41]。
2. 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变革动力因素

(1)基于物联网技术推动全流程数智化。 在

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两个关键元素是“数”和

“智”。 “数”是数字化从消费端到供给端的全域、
全场景、全链路的数字化,如品牌、商品、销售、营
销、渠道、制造、服务、金融、物流供应链、组织、信

息技术等商业要素。 “智”是智能化基于数字化的

闭环来进行智能决策,实现对市场需求变化的精

准响应、实时优化和智能决策。 以往的企业决策,
管理者往往依赖经验,或是依靠低效率的信息收

集方式,如问卷调研、来自渠道商的信息汇总等。
而今天的智能化决策,则是数据支撑下的高效决

策乃至于自动化决策。 数智化给企业带来的变化

可以概括为“因数而智” “化智为能” [42]。 在数智

化商业的发展浪潮中,众多富有变革精神的国内

外一流企业开展创新实践,正在锻造和展现出数

智化转型的前沿探索和最佳实践。 具生态多样性

的全流程数智化平台是从商业到金融、物流、云计

算、组织管理等要素在内的数字经济体,在 C 端和

B 端都形成强大的服务能力。 这两大能力的结合

及产品化,形成商业操作系统助力数智化新标杆。
(2)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拓展供应链服务边界。

近年来,供应链发展基础和整体环境发生显著变

化,新兴技术广泛应用、物流数量爆发增长、用户

体验持续升级等因素对供应链企业的运作思路、
商业模式、作业方式提出新需求、新挑战。 作为供

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新动能,人工智能

进入供应链领域的时间尽管相对较短,但发展环

境非常有利。 在政策层面,国务院、发改委等政府

相关部门纷纷出台供应链相关政策及规划,鼓励

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及产品降低物流成本、提
升供应链效率。 在经济层面,全国物流业总收入

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但仍然需进一步控制物流成

本降低供应链总费用,“人工智能 + 供应链”的空

间极为广阔。 在社会层面,“人工智能 +供应链”既
能满足城市居民对提升即时供应链服务效率的需

求,又可拓展供应链的服务边界以惠及农村居民。
(3)基于智慧供应链云平台促成供应链生态

圈的形成与发展。 智慧供应链云平台整合了供应

链上下游企业,形成整体价值链的网络体系,未来

将具备全流程数字化、基于大数据和预测算法的

透明化、AI 智能决策化等特征。 硬件日趋标准化

与模块化软件趋向个性化与智能化。 以实现供应

商一体化扩展、协作式规划与管理、降低复杂度、
减少采购成本的目标。 过去供应链技术与装备发

82

中国软科学 2022 年第 4 期



展趋势是机械化与自动化,技术的变革以硬件创

新为主,软件系统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目前,供应

链技术与装备的创新逐步向自动化、智能化、智慧

化方向升级,供应链技术与装备越来越呈现出软

件与硬件融合的趋势,软件的作用越来越大,特殊

的技术产品,软件的进步已经逐步占据了主导作

用。 供应链技术装备系统的功能化模块与软件结

合,推动系统柔性化发展。 一是智慧供应链云平

台调度控制软件技术受到设备供应商的重视;二是

智慧供应链云平台与企业供应链管理系统协同管

理,无缝对接;三是智能硬件与智能硬件系统越来越

柔性化,满足各类作业需求;四是基础智能硬件产品

与智慧供应链云平台无缝对接,形成业务场景,对接

服务场景,提供解决方案;五是智慧供应链云平台不

断与供应链技术装备系统对接,提供智能加持。
(二)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位构和数字化转

型的风险挑战

现阶段,美国对中国产业链形成了极限遏制,
中国被锁定在产业链“中低端陷阱”的风险加大。
全球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凸显发达国家的网

络节点极化效应和技术垄断优势。 从全球知识产

权使用量的层面来看,2019 年,全球知识产权使用

费收入达到 3972. 33 亿美元,美国使用费收入

1289. 31 亿美元占比为 32. 46% ,中国使用费收入

66. 05 亿美元占比仅为 1. 66% 。 而在知识产权费

的支付上,2019 年,中国支付 343. 7 亿美元占全球

的比重为 7. 85% [43]。 2019 年全球知识产权使用

量,表明全球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与支付之间依

然存在较大逆差。 从中国制造业综合指数的层面

来看,表 1 显示了 2021 年 7 月 PMI 的 13 个分项指

数同上月相比,其中产成品库存指数、购进价格指

数、出厂价格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

间指数上升,指数升幅范围在 0. 4 至 2. 4 个百分点

之间;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积
压订单指数、采购量指数、进口指数、原材料库存指

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下降,指数降幅范围在

0. 1 至 0. 9 个百分点之间[44]。 综上反映出需求不足

问题对经济恢复的制约增强。 因此,进一步巩固经

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必须加快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

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尽快解决内需问题。
表 1　 2021 年 7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单位:%

指数 数值
同上月
相比

企业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生产指数 51. 0 - 0. 9 53. 1 50. 0 47. 6
新订单指数 50. 9 - 0. 6 53. 0 50. 0 47. 3
新出口订单指数 47. 7 - 0. 4 48. 3 48. 6 41. 9
积压订单指数 46. 1 - 0. 5 46. 5 46. 7 44. 4
产成品库存指数 47. 6 + 0. 5 49. 0 47. 8 44. 3
采购量指数 50. 8 - 0. 9 52. 3 50. 2 48. 2
进口指数 49. 4 - 0. 3 49. 8 49. 2 46. 6
购进价格指数 62. 9 + 1. 7 64. 7 62. 7 59. 2
出厂价格指数 53. 8 + 2. 4 55. 2 53. 6 51. 2
原材料库存指数 47. 7 - 0. 3 48. 1 48. 7 45. 4
从业人员指数 49. 6 + 0. 4 50. 4 49. 7 47. 5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 48. 9 + 1. 0 49. 2 48. 5 48. 6
生产 经 营 活 动 预 期
指数

57. 8 - 0. 1 59. 4 57. 2 55.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多数产品尚未形成不易替

代的竞争优势,在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根植性不

强,同时,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极易形成“高不

成、低不就”链外恶性循环,加大生产所需的基础

原料与高新技术对全球的依赖性,影响了我国制

造业全球供应链创新平台引领的产业生态格局进

程。 数字型全球供应链为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

重构和数字化转型创造了新的空间和条件,一是

以“本地蜂鸣—全球管道”全域式协同创新为支

撑,跨越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边界。 建立协同

共生的区域创新体系,设计“跨层次与跨层级”稳

健评价系统,包括区域环境稳定性评价、系统稳健

性与策源力评价、数据平台风险评价。 通过稳健

评价方法与模型,归纳全域动态的数字化培育不

同演进方向创新的“维度级”。 二是以“制造业中

枢—制造业集群—产业园区”全链式协同联动为

基底,优化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布局。 设计“跨
情境和跨空间”决策优化系统。 通过内集外集与

信息矩阵模型,绘制全链动态的数字化培育不同

空间尺度联动的“根据地”。 三是以“链—图—策”
全景式协同治理为保障,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供

应链治理水平。 建立双向并进的产业转移协作体

系,开发“跨生态位与跨网络化”先进地图系统,刻
画全景动态的数字化培育不同演化进程治理的

“精准度”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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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

型的路径选择与中国思路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是

中国数字经济在世界舞台上形成独特优势的关

键。 面对当前疫情常态化以及“共同富裕”的历史

大背景,全社会更加需要拓宽向上流动通道,需要

提供多元的创业就业新机会,需要创造更多轨的

振兴致富新机会,需要通过做大做强我国制造业,
推动新经济发展转型、国际竞争优势的构筑。 因

此,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健

康良性的持续创新战略意义重大,与之相应的科

学正确的路径选择尤为重要。 发展至今,我国制

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需

要一次创造价值的本源再造与升级,即普惠、创
新、开放、公平,治理、生态的本源再造与升级,从
回归到重新再出发。 真正打造一个跨界融合、平
台共享、共融共生可以“重逢”的新时代我国制造

业全球供应链健康生态系统。
驱动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

的演进动力包括新技术变革动力、具体演进形态,依
据快速响应的形态演变、协同整合的价值扩张、精准

匹配的模式变化、融合增值的功能拓展的演进动力

因素,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应

从快速响应—协同整合—精准匹配—融合增值 4 个

方面进行路径选择的突破,如图 2 所示。

图 2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

　 　 选择路径创新模式

(一)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

型的选择路径的创新模式

1. 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形成制造强国战略的中坚主力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催

生快速响应的形态演变发展,要为推动数字经济

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布局。 回归产业初心、回归

创新本质、回归长期主义,再造与升级健康竞争的

新业态、再造与升级创造价值的新逻辑。 扎实形

成制造强国战略的中坚主力,是我国制造业全球

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的基点。
推动制造业智能转型,强化制造强国的战略

定位。 一是提升核心能力。 提高我国制造业全球

供应链融合联动的范围与能力,将不断出现现代

供应链新服务、新兴业态、新兴产业、新兴模式,必
须高度加强我国制造业主攻方向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培育一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
企业,突破核心装备解决方案[46]。 二是强化示范

推广。 人工智能推导的虚拟商业模式,使我国制

造业全球供应链间所有关联的企业分工更加全面

完善。 建立智能成熟度能力评估机制加强全面应

用和推广。 三是优化支撑环境。 人工智能在绿色

低碳技术创新体系的延伸与应用,将促进我国制

造业全球供应链快速响应、多元化功能、绿色发展

将会大幅提升。 建设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加速产品和服务迭代。 以制造

强国战略的中坚主力“精准完善”我国制造业全球

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健康生态体系。
2. 全力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开拓科技

创新的普惠力量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推

动协同整合的价值扩张发展,要为推动构筑国家

竞争新优势护航。 护航是规章的建立,是安全的

守护。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

要处理好健康发展与安全有序性的关系,处理好

健康发展与国际竞争能力建设的关系,不断扩张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整体价值。 夯实形成开拓

科技创新的普惠力量,是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

重构和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的要点。
推动基础和关键领域创新突破,保持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安全。 一是聚焦战略前沿和制高点领

域,提升工业母机发展水平。 超高速 5G 无线网络

将为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提供服务开辟新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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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坚持重点领域应用牵引,互联网物联网技术

可以提高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交付服务的效

率,大幅度提升内外部集成网状供应链的节点企

业与整体价值,进一步增强协同整合能力、安全弹

性。 二是立足重大发展需求和重大技术突破,加
快补齐重点领域短板弱项。 引导重大短板装备资

源聚焦发力,推动自然灾害防治技术装备创新突

破,推动农机装备关键零部件和智慧农机发展[47]。
互联网物联网技术使供应链节点形成众多虚拟产

业集群,逐步成为供应链内外部集成网状庞大的

组织体系。 以开拓科技创新的普惠力量“精准增

强”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

关键竞争力。
3. 全面完善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及体制机

制,承担畅通双循环的开放使命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打

通精准匹配的模式变化发展,要为产业链供应链

治理体系及体制机制助力。 制造供应链企业要有

红线意识、底线意识,严守公平竞争红线、数据安

全防线、科技中立底线和政策法规高压线,逐步实

现从监管走向治理。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

组织模式,努力承担畅通双循环的开放使命,是我

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

的重点。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产业固链补链

强链。 信息数据技术,将为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

链加速演进的质量创新发展增加新动力源。 一是

完善政策法规健全扶持机制,紧抓产业生产、安
全、质量品牌。 信息数据技术在我国制造业全球

供应链广泛应用,将形成全链预测机制、信息流传

递机制和销售策略机制。 有助于建立产业安全风

险评估机制与创新能力评估机制、有助于健全智

能网联产业协同推进机制。 能够加快推动新能源

产业和智能网联产业发展,全面实现质量品牌向

上向高发展水平[48]。 二是深化行业“放管服”改

革,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 信息数据技术在我国

制造业全球供应链广泛应用,将形成全链完整的

网络渠道,提供整链一站式协同服务,提高产业链

供应链集中度。 建立常态化的市场准入和退出制

度、公平竞争审查和监管制度、特别公告公示制

度、行业自律机制。 加强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

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健全立体化的全链条全流程

全方位监管体系机制。 进一步加强产业链供应链

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治理,形成风险可

控、有序发展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制度体

系[49]。 积极参与制造业全球供应链国际合作,及
时提出维护和完善全球供应链多边治理机制的中

国方案。 以承担畅通双循环的开放使命“精准打

造”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

可持续发展环境。
4.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担当数字化减

排的先行先锋

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支

持融合增值的功能拓展发展,要为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担当。 担当是前进的定心丸,我国制造业

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既要着力根治全球

供应链乱象、有效防范不良问题蔓延和风险扩大,
也要推动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健康发展有力

量、有韧性、有弹性。 奋勇担当数字化减排的先行

先锋,是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

型路径选择的焦点。
推动绿色生态供应链的发展,面向未来布局

发展新兴产业。 网络平台技术,已经成为我国制

造业全球供应链完整的信息集成系统的重要后台

保障。 一是推动新兴产业创新发展。 首先要推动

医疗装备发展应用,加大冰雪装备、文保装备等研

发推广。 网络平台技术在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

深度应用,拓宽供应链服务内容与供应链生态体

系相互密切融合,有助于强化工程化攻关和供需

对接,有助于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和应用示范推广,
积极培育装备发展新业态,大幅提高新兴产业效

率与服务附加值价值。 同时,推动机器人和增材

制造示范应用。 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成果转

化,网络平台技术通过全面发挥企业资源整合与

跨行业协调能力,为目标企业提供“供应链 + ”与

第三方供应链系统服务,供应链服务功能将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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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升和拓展。 二是打造绿色低碳的一体化供应

链生态体系。 首先要建立碳排放管理平台,盘活

碳资产价值。 通过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

化平台的碳中和方案,提升大数据算法的匹配效

率,助力提升供应链运营效率,推动绿色减排。 同

时,建立碳排放核算体系,实现“双碳”目标。 以数

字化减排的先行先锋,“精准形成”我国制造业全

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新发展格局。
(二)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

型的选择路径的中国思路

基于交易视角和功能范式,在重新界定我国

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内容边

界、核心范畴与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着重进行我国

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演进动力

的核心要素分析;有重点、分层次地提出我国制造

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 通

过分析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为探索疫情

常态化下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

型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一个向高端升级进行审视的

全新视角,不仅深化了疫情常态化下我国制造业

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的内容边界与基本

特征理解,而且深刻认识了当前演进动力的本源,
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布局、升级等问题不无

借鉴意义。 为此,提出以下针对性政策建议,形成

全面性、自主性、协调性、和平性、包容性的中国思

路,对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制造业强国政策有效

融合更加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全面性。 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和治理方

式,营造精细化的服务环境实现“政策固链”共商

策略。 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升我国制造业

全球供应链发展环境。 做好顶层设计,强化统筹

协调,以“专班化”运作方式优化建设机制;深化结

构性改革,以“组合拳”运作方式推进高标准市场

体系建设机制;实施现代化导向型产业政策打造

优质营商环境,加快形成安全政策、创新政策、效
率政策。

第二,自主性。 加快提升数字水平和智能技

术,实行突围化的驱动手段实现“技术补链”共建

策略。 以更创新的数字经济,增强我国制造业全

球供应链国际竞争优势。 筑造新发展活力,以“新
业态新服务新优势”方式建立健全管理体制机制;
突出整体智治,以“互联网 + 监管”方式构建全链

条业务闭环机制。 通过需求和供给动态精确匹

配,推动供给“集群驱动型、关键技术驱动型”健康

发展格局,探索轮值担任 “链长” 的 “链长制”
模式。

第三,协调性。 深度融合数字新型要素与其

他要素,推行专业化的融通方式实现“要素扩链”
共治策略。 以更优化的投入结构,提高我国制造

业全球供应链整体效率。 大力推进新智造,以“高
水平推进”方式打造国家示范样板链推进机制;聚
焦改革创新,以“门到门工程”方式打造发展最优

配套服务机制。 加强对新型要素的培育和获取,
促进新型要素与传统要素有机融合,完善数据要

素交易市场和监管机制。
第四,和平性。 深层突破融入全球产业分工

体系,实施差异化的结构优化“组织延链”共享策

略。 以更高效的服务能力,推进我国制造业全球

供应链高质量发展。 夯实新基座,以“专项精准施

策”方式打造新基建创新推进机制;加快“链脑”建
设与应用,以“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方式打造“链
脑”建设运营模式及机制。 通过“模块型”横链集

群与“从属型”纵链集群,形成“专精特型”一体化

集群。 推动全球创新链的协同支撑,推动区域创

新链建设。 主动设置全球科技合作主题,加强国

际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法规体系建设,为国际技术

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第五,包容性。 持续强化区域产业合理布局,

采取本土化的优势发挥“市场强链”共担策略。 以

更快速的策源突破,优化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供

应链韧性与黏性。 突出创新引领,以“互联网 + 科

创高地”方式打造创新策源地;培育产业集群,以
“高能级战略平台”方式打造发展领航链群。 以更

开放的创新战略综合发挥核心竞争优势,增加技

术创新的常态化机制,特别是发挥绿色先进技术

的长板效应,建立上下游补偿机制,打造首批“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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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区域合作发展的新样板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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